
隨喜功德

           一九八六年五月於多倫多

    四十二章經說：睹人施道、助之歡喜、得

修行不外積集福德和智慧兩種資糧，參禪當然，是求智慧。有了智慧，見性開
悟自然不成問題。我自從學禪後，煩惱仍然是那麼多，由此可以知道並沒有得到什
麼智慧。在報名參加這次禪七後，回想過去每次參加禪七的禪侶，他們得到不少的
成果。因此就想到隨喜功德的好處，如果在商言商，一本萬利的生意已經是很好的
收穫，隨喜功德更是無本生利的買賣，為什麼不做呢？何況自己亦跟著去修！

禪七開始的晚上，師父除了把規矩說一遍外，接著說：你們參加這次禪七，不
要求得到些什麼，也不要希望能掉棄些什麼。只要一心安放在方法上，禪七便可以
圓滿。修行最重要的是珍惜修行的一段過程；而不必計較得到些什麼結果。參禪也
不需要去想什麼時候才能

第一個早晨起來，起香後便一直坐到早課，早餐後仍然每次嘗試連續坐兩枝
香，方法蠻勁地用上，雜念雖然多，但整天都沒有昏沈，在沒有故意孤獨自己的妄
想情況下，整個禪七都在環境與我不相干中渡過。

第二天起香的一段時光，也沒有特別的地方，因為清晨空氣清新，時間特別容
易過。餐後開始，雜念來得很多，是睡眠不足抑或是體能不勝任呢？我也不暇去想
它，耐心在方法上；有如

第五天開始，每枝香的過去，都好像一個患上熱病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排洩汗
液，身體輕鬆許多，方法好像一塊吸鐵的磁石把念頭吸住。雜念不是沒有，那不過
是麗日中天的幾片浮雲，就讓它飄過去吧！

第六天開始也是一樣，早餐後我首次請求小參，把情形報告師父，他在一副冷
峻，嚴肅的面孔中說：「你身體沒有問題了，今天餘下來的時間不多，出去用功
吧！」當時我深心處汎起了一縷溫暖，在師父冷酷的目光下，還是壓抑不住縷縷柔
思。它告訴我方法踏上了軌道，現在還是談不上得力的情況。於是回到蒲團上打
坐。直到午飯才起來，飯後起香，感到深心處的微波仍沒有全止息。蘇東坡說：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那不是我凡夫的境界呵！



師父在最後一次接見時，顯然見得特別慈祥可親，最後還笑容可掬地說：「你
現在應該改口叫我師父，這樣會親切些。」

晚上在體驗交流坐談會上，我身心都隨喜每位禪侶。這次禪七的修行我感謝師
父整個禪七策勵我們身心上用功。這天晚上的一枝香、和第七天禪七結束的清晨，
心境又再平靜下來，安放在方法上。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
方始休，月明人倚樓。」白居易居士的長相思、也正是我這次禪七的夢影。


